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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霞问讯 寇研专栏

寇研，作家，出版《思
奔》《大唐孔雀》《上官婉儿
和她的大唐》等作品多部。

时光流逝。
当年上官婉儿随母亲郑氏被罚入掖

庭为奴时，还是咿呀学语的婴儿，转眼十
三载过去，她已长成了一个小小少女了。

据载，唐代掖庭宫设有文学馆、习艺
馆之类的学习组织，专门聘请儒生当老
师，负责女孩们的基础学习。上官婉儿在
此度过悠悠数年，不论习艺馆的学习，还
是掖庭宫里日常种种处境的应对，她该
是从中习得了最基本的艺术知识、待人
接物的常识，以及后宫生存指南。

上官婉儿的母亲郑氏，《新唐书·上
官昭容传》提及一句，“母郑，太常少卿休
远之姊”，其他无考。可观之上官仪的家
世，能成为他家儿媳，想必也一定是根深
叶茂、学养深厚的门第。漫漫掖庭生涯，
常规教程学习外，决不能忽视郑氏对女
儿的教诲。

血液里流淌的遗传自上官家族的才
华，自幼研读祖父上官仪的诗歌，再加上
母亲教导，这一切，终使上官婉儿在后宫
诗名鹊起，连皇后都有耳闻。

唐高宗仪凤元年（676），某日，上官

婉儿得武后召见，命作文。《新唐书》载，
“有所制作，若素构”。现存《题咏双头牡丹
残句》，相传即为当时所作。残句虽无法窥
得诗作全貌，但须臾之间所作的诗便能得
武后赏识，《新唐书》评论十三岁的上官婉
儿“天性韶警，善文章”实也不夸张。

比“善文章”更意味深长的是“韶警”，
谓文采之外的聪明伶俐。这首小诗借咏双
头牡丹，含蓄地恭维、回报了武后的赏识，
雅致而得体，难怪深得武后欢喜。自此，上
官婉儿走出掖庭，进入武后的政治同盟。

史载，自七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武后
就以编书为名，开始暗中培植自己的亲
信、党羽，史称北门学士。在此期间，武后
又在宫中培养另一股力量与之配合，也
即后宫的女官组织。女官协助武后墨敕
制词或处理更为隐秘的政务，以达到制
衡外庭男权的目的。只是该女官组织涉
及后宫对朝堂政务的僭越，乃历朝公认
的违禁之事，行事自然极为隐秘，终究，
也难追溯小组成员的相关资料。

以现有的鲜少史料推测，该女官组
织的主要负责人当是一名姓李的夫人。

这位李姓夫人年长上官婉儿许多，行事
极为老练，在武则天统治的绝大多数时
间，都是诏敕的主要负责人，也是婉儿的
上级领导。

基于家族的血海深仇，上官婉儿和
武则天本质上互不信任，因之婉儿辅佐
女皇的那些岁月，基本也处于武则天的
压制之中。但即便这样，婉儿仍然在这个
女官组织的训练中，结识了她一生的盟
友。那便是太平公主。

太平公主与上官婉儿年龄相仿，是
武后最为宠爱的孩子，必定会经常出入
母后寝宫，与上官婉儿的接触一定也非
常频繁。史料显示，太平公主真正参与政
治，是从其夫柴绍被杀开始，但，前期在
秘书班子里的积累定是不能忽略的。

两位年轻女子，年纪相当，都集貌美
聪慧伶俐于一身，又都还和平常的女孩
迥异，不喜女红、家政，对朝堂吏事偏有
着浓烈的兴趣，仅此，便足够上官婉儿和
太平公主惺惺相惜，结成一生的同盟了。
许多年后，上官婉儿参与的两次重要的
宫廷政变，均是与太平公主联手。

婉儿初长成

张樯，媒体人，现居深
圳。发表各类文学作品百万
字，散见《萌芽》《飞天》《雨
花》《温故》《福建文学》等各
地刊物，出版《带我走吧》。

纪永贵，笔名槐下牵
牛郎，文学博士，池州学院
教授，安徽省学术与技术带
头人。业余爱好旧诗、书法
与垂钓。

红楼槐梦 纪永贵专栏

观影手记 张樯专栏
经过数字技术修复，影片的神韵得

以重现，罗马明亮的夜光，路灯下树叶
的颤动，都一一得到逼真还原。电影画
面明净、清晰，通过大银幕观看，会有
一种欣赏艺术品的感觉，强烈而又稳定
的转制相当出色，如水墨般的黑色和始
终如一的灰度贯穿全片。

身旁的同伴此前只看过费里尼早期
新现实主义风格的《大路》，此次是首度
接触超现实主义的《甜蜜的生活》，他认
为，在王家卫不少艺术味浓厚的作品里，
都能发现“偷师”这部《甜蜜的生活》的痕
迹。其实，也不独王家卫，在姜文的《阳光
灿烂的日子》，也同样可以看到向费里尼

《我记得》和本片致敬的画面。这并不奇
怪，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就在于它已成为
范本或者教科书，随时都可能让后来者
借鉴和回味，它并非僵死的文物，而是不

断生长的某种生命体。这，也许就是经典
的生命所在。

《甜蜜的生活》注定要在影史不朽。
“马切罗，来这儿！”影片里女明星安妮
塔·艾克伯格在瀑布下发出的呼唤，随后
马塞罗随她进入许愿池的画面，精美绝
伦，令人念念不忘，已成为世界最著名的
电影镜头之一，也曾被后来的电影一再
致敬。不久前，好莱坞拍摄的《罗马情缘》
里，我发现其中的一场戏几乎是原封不
动搬演了这一经典画面。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马切罗的扮演
者马塞洛·马斯楚安尼，这位来自意大
利的巨星，有着一张忧郁、多愁善感的
面孔，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少电影大
师，均与他结下不解之缘。他一生共拍
摄了140部影片，扮演角色之多，全世
界无人匹敌。我们在观看一部部欧美艺

术电影时，常常与他不期而遇。但这部
《甜蜜的生活》却是他的起步之作，从
此他由一个三流演员，一跃成为世界艺
术电影的标志性面孔。

《甜蜜的生活》注定要在影史不朽。影
片终场，剧场里出现了激动人心的一幕，
大家全体起立，自发地鼓掌，向已故的费
里尼大师致敬。通常这往往出现在电影首
映式，是向健在的演职人员表达敬意的一
种方式。这样的经历并不多见，也注定成
为我个人观影中可堪回味的瞬间。

走出剧场，我还产生了另一想法，
香港国际电影节每年都会推出几部经过
修复的经典，固然值得庆幸，但假如在
我们身边的许多城市，都有一个艺术影
院，长年都能放放老电影，让观众时不
时重温影史上的经典，在一个个难忘的
瞬间和闪回里流连忘返，该有多好！

“马切罗，来这儿！”

红楼梦研究中有一门“曹学”，因为
在曹家并没有发现一个叫曹雪芹的人，
所以曹学研究的重点其实是曹寅的家
史。专家基本形成了两派，一派叫“辽阳
说”，另一派叫“丰润说”，后来因为专家
找到了一本《五庆堂曹氏宗谱》，确认了
曹家出自辽阳。

《红楼梦》第二回贾雨村在为贾家寻
找来源时，说是“自东汉贾复以来，支派繁
盛，各省皆有”。曹学研究则认为，曹寅这
一支是北宋大将曹彬的后人。天下姓曹的
很多，敦诚《寄怀曹雪芹》：“少陵昔赠曹将
军，曾曰魏武之子孙。君又无乃将军后，于
今环堵蓬蒿屯。”是把诗人曹雪芹与魏武
王曹操、唐朝画家曹霸相提并论。

在曹寅诗集里，也有一个姓曹的与
他关系密切，他就是安徽贵池人曹曰瑛。

《楝亭诗钞》卷四有诗《渭符侄过慰有作,
时颁诏入闽,恩许还家上冢,便道至白
下》：“王程秋欲迈，间道子重过。多难怀
兰讯，高眠共竹柯。真言温室树，嘉遁碧山

阿。草草瞻家庆，还如泪眼何。”曹渭符因
为从京城调任福建，这年秋天，皇上特许
他赴任途中回贵池上坟祭祖，他可能也是
去祭悼他英年早逝的弟弟曹曰玮（1671－
1706）。这次南下时，他特意经过南京，拜
望了曹寅，曹寅便写诗送他。诗曰“子重
过”，说明这不是第一次了。

曹曰瑛（1662－1722），字渭符，号恒
斋，祖籍安徽贵池，后来随父“占籍”顺天
府大兴县，官翰林院待诏、大理寺司务，
工书法。据张全海研究，安徽贵池缟溪曹
家藏有乾隆二十九年（1764）《曹氏宗
谱》，对曹曰瑛有详细记载。康熙四十五
年（1706），曹寅曾刊刻《楝亭五种》，后面
列有校勘者32人，曹曰瑛列名其间，可
见曹曰瑛与曹寅有很深的交往。

周汝昌先生考证认为，北宋大将曹
彬收服南唐时，曾攻克池州，有一支后人
留在池州，即青阳县的墩头曹。贵池缟溪
曹是曹彬胞兄曹谏之后，而曹寅是曹彬
的后人，所以曹寅与曹曰瑛原来是一家

人，不过他们的根脉已经分开很远了。曹
寅既然称曹曰瑛为“侄”，那么他们一定
是“连了宗的”，才能分出个辈份来。《红
楼梦》第六回，刘姥姥女婿王狗儿的父亲
王成在京为官时与凤姐的祖父相识，“因
贪王家的势利,便连了宗，认作侄儿”，所
以才有刘姥姥进贾府的故事。曹曰瑛与
曹寅之间的关系，大抵如此。

前几年，网络上出现了一个怪论，说
曹曰瑛的弟弟曹曰玮是《红楼梦》原作者

“石兄”，主要联想的根由就是他们兄弟
名字中的“瑛”“玮”都是宝玉。“专家”认
为，《红楼梦》乃曹曰玮作于陕西秦岭，后
经侄辈人物曹雪芹披阅增删过。武状元
曹曰玮36岁因病早逝，却被他们说成是

“诈死”，说他是躲起来去写《红楼梦》了！
于今，曹曰玮的墓就在贵池齐山脚下，无
声地抗议着他们的胡说！

诗曰：
曰玮曰瑛偏是玉，无端认作石头人。
曹寅蒙冤不由已，株连一片何处申。

曹寅与贵池曹曰瑛


